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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红军的路]

上上前前线线的的三三个个叔叔伯伯都都没没回回来来
长征给红军后代留下了一面精神旗帜

当亲人跟随红军的步伐长征，永远不再回来，他们留给后代的，不仅仅是一张牺牲证明这么简
单。记者在瑞金市采访参加长征红军二代和三代的故事时感受到，在长征胜利的背后，是一个个小家
的牺牲，以及亲人的离别和思念，然而他们的精神，却成为了新一代人的旗帜。

文/片
本报记者 陈玮 杨飞越

父亲送情报牺牲
儿子嘱咐后代从军

雨 中 的 云 石 山 有 些 湿
滑，山上空无一人，景区只有
赖满发一个人看守着。这里
被誉为“长征第一山”，当时
张闻天、毛泽东等领导人从
这里翻过，到达于都县，开始
长征。

云石山对面一户低矮的
平房，是离着云石山最近的人
家。这是一个四合院，年过八
旬的妯娌庞金莲和梁倩婆，坐
在院子里聊天，头顶的门楣上
悬挂着“烈属家庭”的牌子。

听到记者打听烈属的由
来，梁倩婆低头叹了口气。“死
了，让国民党打死了。”她耳朵
聋了，扯着嗓子说着江西话。

82 年前，当中央政府从瑞
金撤出的时候，留下了一部分
游击队继续战斗。当时任西江
县总社主任的赖本贺作为地
下党留了下来，他就是梁倩婆
和庞金莲的公公。1935 年，当
他去给长征的红军送信时，在
途中被国民党抓捕。

“辣椒水灌到肚子里，用
盐水吊着打。”梁倩婆靠近了
记者喊着。等到赖本贺的尸体
挂在了城门口，留守在云石山
乡的母亲和年仅 3 岁的赖立
棉两兄弟才知道，家里唯一的
顶梁柱离开了。

母亲带着两个孩子改嫁，
有了新的孩子们，继父逐渐对
赖立棉两兄弟十分苛刻。为了
活下去，赖立棉兄弟捡树叶、
剩菜充饥，从早到晚给继父家
干活，为的就是换回一顿饭。等
到有了劳动能力，两兄弟离开
家，去找人干力气活。“不能叫人
瞧不上。”梁倩婆说完，停顿了一
下，“苦啊，从小就苦啊。”

很快，两兄弟各自娶了媳
妇，在上世纪5 0年代攒足了
钱，要给两家盖个房子，他们
把地点选在了离云石山最近
的地方。“他说红军当时就在
这里革命。”一个四合院，一直
保存到现在。1983年，当时的
瑞金县人民政府颁发了“革命
烈士证明书”，他们才知道父
亲在国民党的监牢里经历了
什么。他们的第一个儿子成人

之后，都送去当了兵。
3 0多年过去了，两兄弟

在前几年相继离世，临走前
嘱托家人，一定要让后代继
续从军当兵。家里的墙壁上，
仍然挂着那份“革命烈士证
明书”。

如今，他们的孙子已经长
大成人，在北京的部队当兵，
今年已经是第五年了。这里的
故事，永远在继续着。

听到仨儿子成了烈士
奶奶坐在地上哭起来

10月1日，在瑞金市叶坪
乡，瑞金市老年大学学员正在
这里为了纪念长征胜利80周
年进行彩排，他们准备的是

《八月桂花遍地开》的舞蹈，演
绎着长征胜利的欢庆。

记者在学员间了解着他
们父辈的故事，一位穿着演出
服的老人走来，主动给记者
说，“我叫刘祥年，我给你讲讲
我们家的故事，好不好？”

刘祥年的父亲有兄弟四
个，除了父亲担任当时洋溪乡
的劳动部长，其他三个兄弟，
在1934年部队驻扎在村里时，
都让母亲送到前线当了红军。

“奶奶说，红军给了我们田地，
我们就该加入他们去打仗。”

奶奶看着三个儿子随着
部队渐行渐远，从此没了任何
音讯。

刘祥年听父亲说，奶奶那
时候每天踢着家门口的门槛，
边踢边望着天，喊着三个儿子
的名字。“在我们老家，只要踢
门槛，不停地念那个人的名
字，那个人很快就会回来。”

随着长征路上战斗的不
断爆发，陆续有人从前线回来
养伤。有人告诉奶奶，他的大
儿子刘瑞昌在第五次反围剿
的阻击战中牺牲，两个小儿子
在湘江战役中失去了生命。

然而奶奶并不信，她说战
场上那么混乱，说不定是看错
了。仍然天天踢着门槛，累了，
就坐在门口，向上看着天，念
叨着什么。

直到1953年，新中国成立
后，进行烈士普查，确定三个
叔伯成为了烈士。刘祥年记得
那时候奶奶看到通知，一下子
坐在地上哭起来，哭了很久很
久。当年，奶奶就去世了。

刘祥年说完，眼睛里泛起

了泪花。他一直在瑞金市一家
国企工作，他说只知道奶奶姓
杨，没有人记得她名字是什
么，可是他们一家人一直被奶
奶为了大家牺牲小家的宽阔
心胸感染着。提起奶奶，刘祥
年总会感慨，他说他一直希望
有人能把奶奶的故事写出去。

前几年，刘祥年退休，进
入了老年大学，平时他加入剧
团担任编剧、编舞，这次表演，
他担任了拿扁担最累的角色。
这些都是义务活动，但他并不
觉得辛苦，比起奶奶的奉献，
他觉得不算什么，这样的方
式，才是对奶奶最好的思念。

“正是有太多我奶奶这样
的人，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前
线，长征才会取得成功，她们
是背后的功臣，值得我们学
习。”

二爷爷长征牺牲
激励着“80后”成长

在云石山乡超田村的一
家“道花香”农家乐，胡幸华正
在忙活着给客人上菜。

周围的服务员都笑着叫
她“第三代”。1934年，她的二
爷爷跟随着转移到于都县的
红军离开了家乡，从此失去了
音讯，等到新中国成立后，才
收到了二爷爷去世的消息。

家里人把爷爷的孩子过
继给二爷爷，让他“有了后”，
在祖坟上为他立了碑。对于

“80后”出生的胡幸华，二爷爷
只存在于这个墓碑上，只是听
家里人说，二爷爷在长征中牺
牲。

等长大了，胡幸华从书本
上读到了关于长征的课文，爬
雪山、过草地、不断冲破敌人
的封锁线，勇敢地渡过大渡
河，她一下子对长征的战士肃
然起敬，她觉得这是一个了不
起的奇迹。“真的是很不容易
啊！”胡幸华皱着眉感慨。而想
到自己的亲人就是长征的亲
历者，她一下子有了自豪感。

“我指着课本，对同学说，我二
爷爷就从这个草地上走过，他
们都很羡慕。”

在店里工作的时候，她接
触到了很多老人，自驾从外地
赶过来重走长征路。“能让这
么年迈的老人赶到我们村里，
这 样 的 精 神 一 定 是 很 伟 大
的。”

在汛期，胡幸华经常看到
村里的水库泄闸放水，长辈告
诉她，二爷爷曾经参与过水库
的修建。每当看到水库的水，
她就能想起二爷爷，想起二爷
爷和他的长征。

随着长征胜利80周年的
临近，来到云石山脚下的游客
越来越多，胡幸华也见到了很
多从全国，甚至世界各地来到
的客人，他们在“送红军”的壁
画上拍照，了解关于长征的一
切。

“二爷爷的精神潜移默化
影响着我，他们当时那么不容
易走过来，取得革命的胜利，
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珍惜现
在的日子，不去努力奋斗？”

本报记者 陈玮

在于都县完成采访任务
赶往信丰县途中，由于道路被
封，我和同事杨飞越在山里迷
路了，下车求助一辆前往于都
县城的车辆如何绕道。对方说，

“我在前面带着你们，你们跟我
走吧。”

当时身处深山，天已经暗
下来，我们担心会出现危险，等
他走远了，才原路返回。当通过
一座桥时，一下子被人拦住了，
正是那个要带领我们的司机。

他没有追问为什么不跟
他走，而是继续说，你跟我走
吧，这条路好走，比大路省事。
为了尽管赶到地点，我们只好
跟着他，他开得快了，就会在
前方等我们跟上，才继续前
行。直到把我们送到高速入
口，然后调头返回，那时我们
才知道，他的目的地跟我们是
相反的路线。

在五天的采访过程中，我
们遇到的都是热情而周到的
人，不管是村民，还是居住在

城市的人。尤其听说我们想要
了解红军长征的故事时，他们
都尽可能帮助我们。有主动为
我们“翻译”老人当地口音的
年轻人，有身在外地积极联系
亲人给我们带路的老人，有担
心我们两人去深山探访危险,
陪伴我们的村民。

长征和红军像是一根纽
带，将他们与我们联系在一
起。事后想来，当地人对我们
的热情，也许与我们要采访的
长征与红军有关。

正是由于红军当时把他们
从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改变
了他们受人压迫的生活，他们
才会拥护红军，让自己的亲人
加入红军部队，为了新中国而
奋斗着。所以在瑞金和于都，90%
的百姓是红军后代或者亲人，
他们与红军有着天然的亲近。

在红军渡河长征时，百姓
将自家门板床板奉献出来，送
粮食、做草鞋，甚至不惜冒着
被国民党追杀的风险为红军
摆渡。民心和战略，是长征胜
利的两大法宝。

葛记者手记

长长征征像像是是纽纽带带
将将他他们们与与我我们们连连在在一一起起

在云石山脚下，梁倩婆和庞金莲妯娌居住在一起，当年她们的公公

在为长征红军送情报时，被敌人杀害。

在叶坪红色旅游景区，刘祥年和瑞金市老年大学学员一起为庆祝长

征胜利80周年彩排节目。

杨 飞 越

陈 玮

瑞金

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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